
當
有
三
四
天
短
假
期
想
外
遊
時
，
許
多
人

會
選
擇
去
台
灣
玩
，
貪
其
網
上
簽
證
方
便
，

機
程
個
多
小
時
已
經
到
達
，
消
費
較
香
港
便

宜
，
語
言
相
通
，
哪
怕
沒
有
時
間
事
先
籌
劃

也
不
用
愁
，
因
為
中
文
能
溝
通
到
，
處
處
可

以
自
己
去
，
不
會
流
落
街
頭
。
有
人
喜
歡
到
台
北

吃
喝
玩
樂
，
有
人
喜
歡
遊
山
玩
水
，
筆
者
屬
後

者
，
所
以
喜
歡
往
台
中
和
台
東
跑
，
感
受
台
灣
的

原
味
。

兩
三
年
未
到
花
蓮
了
，
很
喜
歡
花
東
縱
谷
，
搭

火
車
或
汽
車
都
可
以
沿
鐵
路
看
風
景
。
近
日
去
了

花
蓮
一
趟
，
當
然
有
去
花
蓮
文
創
園
區
走
走
，
感

受
一
下
文
藝
氣
息
，
回
味
一
下
文
青
滋
味
。
與
兩

年
多
前
比
，
這
裡
人
氣
高
了
，
不
少
本
地
人
去

逛
，
店
舖
開
多
了
不
少
，
雖
然
未
可
以
講
暢
旺
，

但
起
碼
是
遊
客
的
好
去
處
，
而
且
設
立
了
劇
場
及

室
外
表
演
場
地
，
多
了
人
在
表
演
增
加
人
氣
。
正

如
當
地
人
講
這
正
好
與
夜
市
呼
應
，
否
則
遊
人
白

天
沒
好
去
處
。
這
是
台
灣
支
持
文
創
、
重
視
旅
遊

業
的
又
一
證
明
。

行
創
作
園
區
見
到
一
行
手
作
藝
人
在
擺
檔
，
有

些
是
既
賣
作
品
又
教
遊
客D

IY

，
有
些
純
賣
藝
術

生
活
用
品
。
人
手
製
造
的
作
品
都
有
其
獨
特
價

值
，
起
碼
是
小
量
的
，
不
會
隨
處
有
，
矜
貴
許

多
。
見
到
有
位
林
小
姐
正
賣
其
精
緻
的
花
布
手
袋
，
一
個
可

以
手
挽
或
斜
孭
的
手
袋
，
歐
洲
風
格
，
售
八
百
元
台
幣
，
不

算
貴
也
不
算
平
，
她
說
若
不
計
挑
選
材
料
的
時
間
，
半
天
可

以
製
作
一
個
。
看
樣
子
也
不
能
當
正
職
養
自
己
和
養
家
，
問

她
正
職
是
什
麼
？
她
笑
笑
口
說
是
家
庭
主
婦
，
家
中
帶
小

孩
，
做
手
作
四
年
了
，
都
是
趁
不
用
帶
小
孩
的
空
檔
做
，
周

日
要
擺
檔
，
犧
牲
自
己
的
休
息
時
間
及
娛
樂
節
目
，
沒
有
什

麼
時
間
去
外
面
玩
，
因
為
需
要
投
入
很
多
時
間
，
初
期
丈
夫

也
不
讚
賞
，
慢
慢
地
覺
得
她
的
手
作
有
人
喜
愛
，
才
支
持

她
。
那
這
四
年
付
出
有
回
報
嗎
？
她
說
：﹁
當
然
有
。
一
來

有
成
就
感
，
二
來
從
設
計
款
式
、
挑
選
布
料
都
表
現
到
自
己

的
品
味
和
心
情
，
當
得
到
別
人
讚
賞
會
很
開
心
。﹂
她
寄
語

想
走
這
條
路
的
人
，
堅
持
很
重
要
，
不
要
向
賺
大
錢
看
，
她

當
初
都
是
由
朋
友
、
同
學
向
她
訂
製
袋
，
慢
慢
建
立
起
自
己

的﹁
手
作
事
業﹂
。

還
有
一
位
斯
文
的
後
生
仔
黃
志
豪
，
只
見
他
的
攤
位
上
放

了
不
少
用
紙
摺
的
動
物
，
如
獅
子
、
鷹
、
蟹
等
等
，
他
原
來

是
無
師
自
通
，
對
熟
悉
的
動
物
就
能
摺
疊
出
來
。
他
透
露
摺

獅
子
要
花
十
天
時
間
、
蟹
要
六
小
時
；
獅
子
賣
八
千
元
台

幣
，
蟹
是
八
百
台
幣
。
如
果
遊
人
想
學
，
他
在
攤
位
設
位
置

即
場
教
授
，
讓
他
們
試
摺
簡
單
的
動
物
，
學
費
一
百
五
十
元

台
幣
而
已
。
黃
生
正
職
也
同
教
授
紙
藝
有
關
，
創
意
文
化
園

區
租
金
一
百
五
十
元
台
幣
，
為
愛
好
，
為
其﹁
手
作
事

業﹂
，
他
不
介
意
來
擺
攤
。

「手作事業」靠堅持

這
年
頭
，
動
輒
就
被
人
鄙
視
你﹁
奧
特﹂
了
。

前
幾
日
我
的
手
機
使
用
不
暢
，
拿
去
給
鄰
居
家
做IT

的
兒
子
看
，
他
鼓
搗
了
一
會
兒
就
嘆
息
道
：﹁
阿
姨
，

你
的
手
機
太﹃
奧
特﹄
了
，
該
換
了
。﹂
於
是
我
又
被

﹁
奧
特﹂
了
一
次
。

﹁
奧
特﹂
歸﹁
奧
特﹂
，
我
依
舊
用
着
我
的
老
手
機
，
寧

可
去
買
N
袋
蘋
果
，
而
懶
於
蘋
果
N
代
。

很﹁
奧
特﹂
的
我
，
是
從
一
九
九
四
年
開
始
使
用
第
一
部
手

機
的
，
其
間
因
為
反
應
遲
鈍
，
逛
街
時
被
偷
去
一
部
手
機
，
換

了
一
部
新
的
。
又
因
為
洗
衣
服
的
時
候
忘
了
掏
口
袋
，
把
手
機

扔
進
洗
衣
機
裡
洗
了
一
遍
，
又
換
了
一
部
新
的
…
…

一
直
換
到
二
零
零
一
年
，
我
才
學
會
了
發
短
信
，
從
此
加

入
了﹁
拇
指
一
族﹂
。

那
段
時
間
，
我
拽
着
潮
流
的
小
尾
巴
，
很
時
尚
地
學
會
了

在
小
小
的
鍵
盤
上
運
行
起﹁
拇
指
文
化﹂
來
。
興
奮
之
餘
，

給
父
親
也
買
了
有
中
文
輸
入
的
手
機
，
以
當
年
學
習
打
麻
將

的
熱
情
不
厭
其
煩
地
教
會
了
他
發
短
信
。

當
然
，
父
親
加
入﹁
拇
指
一
族﹂
以
後
，
令
人
煩
惱
的
後

果
就
是
，﹁
我
不
說
話
也
要
讓
你
知
道
我
要
說
什
麼﹂
。
此

後
，
不
斷
收
到
的
短
信
就
是
：﹁
早
點
吃
飯
，
別
餓
着﹂
、﹁
早
點
睡

覺
，
別
熬
夜﹂
、﹁
天
熱
，
多
喝
點
開
水﹂
、﹁
天
冷
，
多
穿
點
衣

服﹂
…
…
諸
如
此
類
永
遠
不
變
的
嘮
叨
。

單
音
時
代
，
我
學
會
用
和
弦
編
輯
鈴
聲
，
常
常
半
夜
裡
還
抱
着
手
機

叮
叮
咚
咚
地
一
個
音
符
一
個
音
符
地
編
曲
，
搖
頭
晃
腦
地
把
自
己
當
成

了
作
曲
界
的
大
俠
，
好
不
容
易
摁
出
了
一
段
︽
鈴
兒
響
叮
噹
︾
，
立
刻

迫
不
及
待
地
跑
去
四
下
炫
耀
一
番
。

我
是
個
名
副
其
實
的
懶
人
，
功
能
再
強
大
的
手
機
到
了
我
手
裡
，
也

只
是
能
打
打
電
話
，
發
發
短
信
，
上
上
網
收
收
郵
件
而
已
，
至
於
其
他

的
，
基
本
懶
得
去
研
究
利
用
。

十
幾
年
前
，
我
的
生
活
陷
入
倒
霉
的
低
谷
，
之
後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都
是
在
巨
大
的
壓
力
之
下
獨
自
面
對
複
雜
社
會
裡
的
人
和
事
，
唯
一
可

以
鬆
懈
下
來
的
時
刻
，
就
是
在
偶
爾
的
閒
暇
中
用
手
機
上
網
，
和
不
熟

知
自
己
生
活
的
網
友
聊
聊
天
，
得
到
片
刻
的
放
鬆
。

人
不
順
利
的
時
候
，
發
個
短
信
也
能
把
對
方
的
號
碼
摁
錯
。
當
然
，

不
順
利
到
極
點
的
時
候
，
生
活
也
容
易
很
大
方
地
給
你
來
個﹁
物
極
必

反﹂
。

那
年
臨
近
過
年
，
我
不
小
心
摁
錯
一
個
數
字
，
把
發
給
朋
友
的
祝
福

短
信
發
到
了
一
個
陌
生
人
的
手
機
上
，
而
那
個
陌
生
人
居
然
就
回
了
電

話
，
跟
我
囉
囉
嗦
嗦
地
聊
了
半
天
。
知
道
他
就
住
在
對
面
的
小
區
，
抱

着﹁
光
腳
的
不
怕
穿
鞋
的﹂
強
悍
心
態
，
我
居
然
就
答
應
了
陌
生
人
的

邀
約
，
去
參
加
他
們
公
司
的
迎
新
晚
宴
。﹁
陌
生
人﹂
其
實
不
算
是
陌

生
人
，
見
面
詳
聊
之
後
，
知
道
他
在
多
年
前
是
從
姐
姐
所
在
的
部
隊
轉

業
，
如
今
是
一
個
品
牌
產
品
在
中
國
的
代
理
商
。

奇
跡
就
這
樣
出
現
，
我
成
了
該
品
牌
的
地
區
代
理
商
。

﹁
陌
生
人﹂
是
我
在
走
入
社
會
四
處
碰
壁
之
後
遇
到
的
第
一
個
貴

人
，
他
不
但
免
除
了
我
的
代
理
費
，
還
讓
他
的
同
事
盡
力
幫
外
行
的
我

開
拓
市
場
。
簽
訂
代
理
合
同
之
後
，
他
就
一
直
呆
在
國
外
沒
有
回
來

︵
很
久
以
後
才
知
道
，
他
是
因
為
柏
金
遜
症
一
直
在
國
外
治
療
︶
，
而

他
給
我
的
指
點
和
鼓
勵
都
通
過
電
話
和
手
機
短
信
不
斷
地
傳
送
給
我
。

在﹁
陌
生
人﹂
的
幫
助
下
，
只
過
了
很
短
的
一
段
時
間
，
我
就
把
自

己
從
悲
慘
的
境
地
中
解
脫
出
來
，
不
但
還
清
了
原
先
做
生
意
時
欠
下
的

款
項
，
賺
到
的
錢
還
給
自
己
買
了
新
的
車
子
和
房
子
。

父
親
的
關
愛
和
嘮
叨
仍
舊
不
厭
其
煩
地
從
指
尖
下
流
淌
過
來
，﹁
陌

生
人﹂
帶
來
的
奇
跡
和
溫
暖
依
然
留
駐
在
小
小
的
屏
幕
。

時
代
在
不
斷
地
進
步
，
手
機
在
不
斷
地
更
新
，
新
的
一
年
又
即
將
來

臨
，
我
還
是﹁
拇
指
一
族﹂
，
依
舊
很﹁
奧
特﹂
，
用
着
我
的
老
手

機
，
指
尖
飛
動
，
給
朋
友
們
送
去
我
的
問
候
和
祝
福
。

號
碼
會
摁
錯
嗎
？
不
怕
！
奇
跡
總
是
無
所
不
在
。

指尖下的奇跡

特
朗
普
在
一
片
爭
議
聲
中
低
票
當
選
美
國
總
統
，

本
來
是
政
治
議
題
，
然
而
，
由
於
他
有
一
位
名
模
出

身
的
夫
人
梅
拉
尼
婭
，
結
果
有
關
的
爭
議
也
延
伸
到

時
尚
界
來
。

特
朗
普
雖
然
屬
於
地
產
商
人
，
但
令
他﹁
成
名﹂

的
卻
是
娛
樂
事
業
和
時
尚
界
，
因
此
，
他
跟
不
少
名
氣
女

人
走
得
很
近
，
其
三
位
夫
人
中
兩
人
模
特
兒
出
身
，
另
一

位
是
演
員
；
兩
位
女
兒
伊
萬
卡
和
蒂
芙
尼
也
都
擔
任
過
模

特
兒
，
長
子
小
特
朗
普
娶
的
妻
子
也
是
前
模
特
兒
凡
妮

莎
。
本
來
，
這
樣
的
家
族
背
景
，
特
朗
普
上
台
理
應
有
利

於
時
尚
產
業
。

然
而
，
由
於
競
選
期
間
，
大
部
分
設
計
師
都
公
開
表
態

支
持
希
拉
里
，
乃
至
在
社
交
媒
體
大
罵
特
朗
普
，
以
致
如

今
為
是
否
為
特
朗
普
夫
人
設
計
服
裝
而
頭
痛
，
甚
至
起
爭

端
，
權
威
性
的
時
裝
日
報
︽W

W
D

︾
執
行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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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就
發
文
︽
設
計
師
權
衡
是
否
為
梅
拉
尼
婭
設
計

服
裝
︾(D

esigners
W
eigh

In
on
D
ressing

M
elania

T
rum
p)

。

同
為
共
和
黨
的
特
朗
普
跟
當
年
的
列
根
背
景
有
些
相

似
，
兩
位
都
是
年
齡
最
大
的
當
選
總
統
，
都
跟
時
尚
或
娛

樂
產
業
關
係
密
切
。
列
根
是
貨
真
價
實
的
荷
里
活
影
星
出
身
，
早
年

的
演
藝
生
涯
助
他
練
得
絕
佳
的
口
才
，
所
以
，
他
在
兩
次
總
統
大
選

中
，
都
以
壓
倒
性
得
票
取
勝
。

列
根
入
主
白
宮
時
，
美
國
媒
體
戲
稱
，
白
宮
也
迎
來
了
一
群
非
富

則
貴
的
客
人
，
更
批
評
南
茜
奢
侈
。
但
時
尚
界
卻
對
這
位
演
員
出
身

又
擁
有
一
副
高
挑
身
段
的
第
一
夫
人
感
興
趣
，
時
裝
設
計
師
協
會
主

事
人
更
主
動
說
服
她
協
助
推
動
美
國
時
尚
產
業
，
這
正
合
南
茜
心

意
，
她
也
做
得
賣
力
，
結
果
，
她
獲
該
會
頒
發﹁
終
身
成
就
獎﹂
，

也
從
此
確
立
了
第
一
夫
人
負
責
推
動
時
尚
產
業
的
不
成
文
規
定
。
即

使
到
了
對
時
裝
興
趣
不
大
的
芭
芭
拉
、
希
拉
里
和
勞
拉
時
，
該
協
會

也
游
說
她
們
出
席
時
尚
活
動
，
其
中
勞
拉
任
內
就
推
動
了﹁
第
一
夫

人
紅
裙
展﹂
，
並
擔
任
協
會
組
織
的﹁
紅
衣
秀﹂
宣
傳
大
使
。

到
了
米
歇
爾
時
代
，
第
一
夫
人
簡
直
成
為
首
席
名
模
，
只
要
作
品
穿

在
她
身
上
，
名
不
經
傳
的
設
計
新
秀
就
一
夜
成
名
，
以
致
備
受
忽
視
的

名
師
口
出
怨
言
，
其
中
歷
任
南
茜
、
希
拉
里
和
勞
拉
設
計
師
的﹁
三
朝

元
老﹂O

scar
de
la
R
enta

就
站
出
來
提
醒
她﹁
穿
衣
方
向
不
僅
一

個﹂
；BridgetFoley

當
時
也
撰
文
呼
籲﹁
設
計
大
師
等
待
第
一
夫
人

召
喚﹂
。
米
歇
爾
任
內
也
三
次
成
為
︽V

ogue

︾
的
封
面
女
郎
。

從
名
師
新
秀
競
相
為
米
歇
爾
設
計
服
裝
，
到
如
今
梅
拉
尼
婭
被
部

分
設
計
師
排
擠
，
反
映
美
國
時
尚
界
的
政
治
化
。

時尚和政治

年
近
歲
晚
，
投
資
市
場
無
論
大
小
孖
沙
都
放
假
心
切
，
意
興
闌

珊
，
準
備
旅
行
度
假
去
。
雖
然
深
港
通
已
啟
動
，
但
對
兩
地
股
市

無
論
量
與
價
都
無
大
刺
激
，
原
地
橫
行
。

十
二
月
世
界
投
資
者
聚
焦
於
美
國
息
口
，
其
實
幾
乎
百
分
之
百

都
認
為
美
國
加
息
事
在
必
行
，
問
題
是
加
幾
多
？
今
後
對
未
來
息

口
的
看
法
如
何
？
港
幣
雖
然
與
美
元
聯
繫
匯
率
掛
鈎
，
惟
息
率
仍
有
差

距
，
我
們
以
為
今
年
香
港
利
率
應
不
會
跟
隨
美
國
息
口
上
調
。
我
以
為

在
美
國
息
口
加
一
厘
後
香
港
或
許
才
跟
隨
，
因
此
香
港
樓
市
最
近
量
跌

價
未
跌
，
樓
市
似
乎
仍
平
穩
。

原
本
意
大
利
公
投
可
能
引
出﹁
黑
天
鵝﹂
，
事
實
卻
並
不
。
意
大
利

公
投
結
果
失
敗
，
意
大
利
金
融
市
場
影
響
非
負
面
，
歐
洲
金
融
市
場
亦

然
。
整
個
世
界
投
資
市
場
的
參
與
者
當
下
思
維
都
喜
逆
向
，
高
深
莫

測
。
若
要
成
贏
家
，
除
了
靠
運
氣
外
，
還
是
靠
運
氣
。

世
界
各
地
政
府
掌
舵
人
在
此
新
時
代
亦
有
不
同
的
想
法
和
決
定
。
在

經
濟
方
面
，
不
再
是
看
重
於
貨
幣
政
策
，
與
時
俱
進
，
都
會
轉
向
在
市

場
結
構
方
面
對
外
開
放
深
化
改
革
，
才
能
面
對
複
雜
多
變
、
波
譎
雲
詭

的
市
場
形
勢
。

本
月
初
，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第
五
十
屆
新
員
就
職
，
再
任
會
長
的
蔡

冠
深
博
士
面
子
真
大
，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董
建
華
、
香
港
行
政
長
官
梁

振
英
暨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三
司
高
官
等
蒞
臨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三
樓
大

會
堂
捧
場
，
冠
蓋
雲
集
，
好
不
熱
鬧
。
此
時
此
刻
，
香
港
媒
體
記
者
齊

集
，
眾
人
都
想
詢
問
競
選
行
政
長
官
的
消
息
，
遺
憾
的
是
天
機
未
到
，

仍
無
所
得
。
當
晚
筵
開
近
兩
百
席
，
每
席
均
有
枱
獎
，
人
人
有
份
，
更

有
大
獎
金
牌
及
現
金
萬
元
。
名
歌
星
等
演
藝
節
目
豐
盛
，
壓
軸
出
場
的

是
肥
媽
瑪
莉
亞
，
全
場
掌
聲
雷
動
。

思
旋
在
盛
典
上
遇
上
立
法
會
議
員
黃
定
光
。
我
笑
問
他
在
新
界
籌
建
中
的
落
馬

洲
邊
境
購
物
城
進
展
如
何
？
他
興
高
采
烈
地
說
：﹁
多
謝
四
叔
等
支
持
，
我
只
是

一
個
義
工
，
為
深
港
兩
地
市
民
服
務
而
已
。﹂
看
到
世
侄
黃
議
員
今
日
的
成
就
和

抱
負
，
令
我
憶
及
黃
定
光
的
令
尊
黄
佩
球
，
原
廣
東
省
人
大
代
表
，
經
營
百
貨
公

司
老
行
尊
。
今
喜
見
黃
議
員
發
揚
光
大
，
可
喜
可
賀
。
在
晚
宴
上
又
喜
遇
久
未
見

面
的
澳
門
一
姐
賀
定
一
，
原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現
任
澳
門
中
華
總
商
會
副
理
事

長
。
賀
定
一
不
但
在
商
界
威
水
，
且
是
婦
女
界
領
袖
，
眾
人
皆
暱
稱
她
為﹁
一

姐﹂
，
事
實
上
的
確
是﹁
一
姐﹂
。
當
晚﹁
一
姐﹂
率
領
澳
門
中
華
總
商
會
眾
工

商
界
精
英
，
應
邀
來
港
致
賀
，
港
澳
一
家
親
。
與﹁
一
姐﹂
久
未
見
面
，
親
切
握

手
互
問
安
好
，﹁
一
姐﹂
親
切
地
相
邀
，
有
空
到
澳
門
走
走
玩
玩
。

不再只看重貨幣政策

生
活
用
語
中
，
對
那
些
話
多
而
讓
別
人

生
厭
的
人
，
會
說
他
是
烏
鴉
嘴
。
而
對
於

那
些
喜
歡
預
測
未
來
的
人
，
只
要
他
是

﹁
好
的
不
靈
，
壞
的
靈﹂
的
，
也
會
說
他

是
烏
鴉
嘴
。
在
看
西
方
電
影
時
，
凶
事
將
要

發
生
前
，
會
有
烏
鴉
出
現
。
這
些
話
語
和
畫
面
，

都
給
港
人
一
個
印
象
，
烏
鴉
是
不
祥
之
鳥
。

最
近
偶
翻
王
子
今
編
的
︽
趣
味
考
據
︾
︵
雲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
，
書
裡
收
錄
了
一
篇
郭
紹
林

寫
的
︽
烏
鴉
、
喜
鵲
與
唐
代
的
吉
祥
觀
念
︾
，

才
知
道
，
唐
人
原
來
普
遍
認
為
烏
鴉
是
吉
祥

鳥
。
郭
先
生
引
用
了
︽
酉
陽
雜
俎
︾
、
︽
舊
唐
書
︾
和
杜

甫
、
元
稹
、
白
居
易
的
詩
以
及
其
他
資
料
，
舉
證
出
唐
人

視
烏
鴉
為
吉
祥
之
兆
的
證
據
。
他
得
出
的
考
據
，
是﹁
唐

人
對
烏
鴉
做
如
是
觀
，
是
前
代
思
想
的
繼
承﹂
。
可
見
中

國
人
在
唐
代
以
前
，
都
視
烏
鴉
是
吉
祥
鳥
。

後
來
，
烏
鴉
鼓
譟
引
致
戰
事
失
敗
，
加
上
啄
食
墳
頭
祭

品
和
戰
敗
場
地
的
人
屍
等
因
素
，﹁
烏
鴉
在
唐
人
心
目
中

滑
坡
的
同
時
，
喜
鵲
的
地
位
逐
漸
升
高﹂
。
自
唐
代
以

後
，
就
和
現
代
港
人
一
樣
，
莫
不
視
烏
鴉
為
不
祥
之
鳥

了
。
明
朝
王
世
禎
的
詩
說
：﹁
烏
鵶
飽
宿
鬼
車
哭
，
至
今

此
地
多
愁
雲
。﹂

不
過
，
也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
中
國
那
麼
大
，
還
是
有
些

地
方
視
烏
鴉
為
吉
祥
的
，
比
如
滿
人
便
有﹁
烏
鴉
救
祖

︵
清
太
祖
︶﹂
的
傳
說
；
武
當
山
上
有﹁
烏
鴉
接
食﹂
的

奇
景
，
就
是
視
烏
鴉
為
靈
鳥
。
而
英
國
政
府
，
據
說
是
花

錢
飼
養
倫
敦
塔
上
的
烏
鴉
的
，
因
為
皇
室
視
牠
為
守
護

神
。烏

鴉
在
全
世
界
有
幾
近
五
十
種
之
多
，
而
且
已
經
證
實

﹁
天
下
烏
鴉
一
般
黑﹂
是
不
正
確
的
，
因
為
美
洲
和
非
洲

都
有
白
頸
鴉
，
就
算
是
中
國
北
方
的
寒
鴉
，
胸
腹
和
脖
子

四
周
都
是
白
色
的
。
所
以
，
天
下
烏
鴉
一
般
黑
的
歇
後

語
，
可
以
叫
作
為﹁
無
知﹂
或﹁
未
見
過
世
面﹂
了
。

有
句
歇
後
語
是﹁
喜
鵲
落
滿
樹
，
烏
鴉
漫
天
飛
︱
︱
吉
凶

未
卜﹂
，
對
於
任
何
雀
鳥
，
都
不
應
該
迷
信
。

烏鴉

李家石屋是個村，村不大，坐落在蒙山管委會
柏林鎮，屬於沂蒙山區典型的小村落，相傳建村
有千年的歷史。村裡有碑記載：早在宋、金時
期，卜氏先民為躲避戰亂，篳路藍縷遷徙至此，
立石為屋，樹柴為扉，得名「立石屋」，後為
「李石屋」，再後來演繹成「李家石屋」。當地
人更是親切而乾脆，直呼村子為「石屋」，並且
將以石為屋的傳統也傳承下來。
這座古老的石屋至今猶在，我們進山時沒有看
到，下山時特意打聽，終於在一處隱蔽的地方看
到一座石屋子。石屋並不像屋，一塊兩丈寬的巨
石下，掩藏着一個燕窩式的洞穴，四周用石塊進
行簡單的封閉，使之成為一座別致的「屋子」。
石屋低矮，屋內可安一張老式單人木床，進入石
屋的人只能棲身，不能站立，彎屈着身子，根本
抬不起頭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曾是村民的一句諺語。
滿山的石頭，使這裡的人們過着與石緊密相關的
日子。石屋、石橋、石碾、石磨隨處可見，處處
體現出古老、悠遠的原始風貌。從山上開採石料
就地建房，是村裡千百年來的習慣。村民依山而
居，房屋錯落有致，田園星羅棋布。進村的路面
平整，皆以不規則的石塊鋪成，宛然江南的青石
板路，遠遠望去細長幽深，踏在上面堅實無聲。
路邊修有狹窄的石槽，槽內清流汩汩，潺湲不

絕，不知盡頭。
這潺潺的細流，是從遙遠的山頂石縫裡汩汩而

出，匯聚而成。山路的左側，有一道小小的水
壩，蓄起的溪水夏漲秋旺，匯成一方方清潭，在
陽光下波光粼粼，水平如鏡。水從清潭順流而
下，途經各家門口，村人用以灌溉、澆地，用以
浣濯、搗衣。掬一捧泉水，凌冽中挾帶着涼意，
像透明的瓊漿波蕩在手心。美麗的清流獨具魅
力，它們就像熠熠閃光的明珠鑲嵌在蒙山腳下的
溝溝壑壑。山環水繞，勾畫出一幅靈動奇妙的優
美圖畫，映襯着風光旖旎的奇山秀水。
因為依山就勢，所建房屋地勢就高，除了石鋪

的山路外，各家門前的石階也設計得十分巧妙。
門前探出一截台階，採用青石鋪面，用以銜接院
門以外的主道，便於出入自家的庭院。房屋、院
牆塊石裸露，毫無半點粉飾，從而更顯濃厚的山
居特色，一座座造型古樸的小屋，昭示着悠久的
歷史文化。這裡地少人稀，民風樸實，生活悠
閒，待客如賓，踏進這座小小的村莊，悄無人聲
時，讓人生出時光穿越的感覺。
進村的路也就是進山的路，寬度僅容兩部車子

並列而過，如若不是村民，一般是不允許驅車進
村的。舉目望去，遠近都是徒步的遊客，他們一
會兒將頭探向民居，一會兒將目光灑向山野，眼
神裡充滿了驚訝、讚歎，彷彿初次進入世外桃

源。村子幽靜，遊客也比較安靜，人不喧嘩，與
周圍環境十分和諧。初冬的山峰，莊嚴壯觀，儘
管草木已衰，然而我們觀賞的不僅是眼前的風
景，還有山村生活的特色，從前緩慢的時光。抓
一把藍天上的白雲，以便歸復淡泊明志、與世無
爭的心態，拭去人生征程的塵埃。
站在大街之上，往村民小院裡看去，舉起的目

光裡，有家禽在門角覓食，有家畜在悠閒踱步。
在一戶人家的台階下，一條灰白毛色的小狗伏地
假寐。臨街的空地上，栽種着熟悉的樹木，有甜
茶，有柿樹。甜茶果艷如紅豆，柿樹果亦高舉如
炬。所有的樹木、葉子都在深秋裡落了，只剩飽
滿的果實襯着周圍的景色，濃裝艷抹地綴在枝
頭。小小的山村，是這樣在無光的淺冬裡展露着
生機。
去石屋，便是為了參加新開幕的柿子節。作為
鄉村民俗活動的主題，村裡到處懸掛着新摘的柿
子，有的懸掛在門框上，有的懸掛在囤頂上。柿
子的形狀圓碩豐厚，顏色火紅，象徵着吉祥喜
慶。「柿」是「事」的諧意，懸掛在各處的柿
子，便又寓意着「事事如意」。儘管種地的少
了，出門打工的多了，人們不再靠天吃飯，靠地
要糧，勤於創造，擺脫了束縛，卻仍然渴望風調
雨順，五穀豐收。古老的鄉俗，彰顯着人們對新
生活的希冀。
石屋村原本人跡罕至，不知何時開始人們來此

休閒遊玩，後經蒙山管委進行規劃改造，返璞歸
真，突出和保存着古村的原汁原味，又不失新形
勢下山村的時代風貌，使其成為一個環境優美、
自然景觀與人文內涵交相輝映的自然古村，原本

封閉落後的石屋村，便擁有了江北「小九寨溝」的
美譽。喜歡大自然的人們在此覽山尋景，喜歡玩石
的朋友在此下河覓石，各地「驢友」更是大批湧
來，專門挑戰石屋村北險峻的老虎洞和天蒙頂。
從前這裡山深路遙，曾經比較閉塞，閉塞導致

了貧困。如今村子興旺起來，吃水不忘打井人，
他們依託保存完好的自然環境，建起黨的群眾路
線實踐教育基地，讓人們在遊玩的同時了解紅色
戰爭歷史，體驗沂蒙紅色文化，留住鄉愁。從石
屋村往北走三四餘里，就是蒙山縣政府舊址。
1946年至1947年期間，蒙山縣政府借助處在解放
戰爭至解放之初的特殊歷史時期和獨特的位置，
曾帶領蒙山人民為沂蒙山區的解放和初期建設作
出了寶貴的貢獻。
李家石屋位於蒙山主峰景區東麓，這裡群山橫
亙，植被茂密，滿山覆蓋的次生山林深邃蒼翠。
優美的風姿，襯以青山綠水。沿途有驚天河、立
石屋、神龜拜月、龍門三潭等景致，山溪旁，巨
石裸露，美麗的花紋如雕似刻，有的像祥雲，有
的似瀑布，有的如層疊的田地。雲南元陽梯田的
壯美，東川紅土地的炫彩，都在這裡栩栩如生、
妙不可言，簡直是一座袖珍的自然聖地。天蒙頂
屬蒙山三蒙之一，海拔超過千米，這裡人跡罕
至，風光旖旎，每到周末，前來尋景、觀石、登
山的人都樂此不疲。遊人一多，李家石屋酒店也
忙得不亦樂乎。就餐的桌上擺上茶，剛到附近轉
了轉，位子就被新來的遊客佔領了。遊玩歸來，
品一杯濃淡相宜的鐵觀音，城市無論再怎麼熱
鬧，工作、生活的壓力再大，心頭也只有「且聽
風雨且聽情」了。

走進李家石屋

雙
手
失
去
手
腕
的
壯
漢
，
默
默
靈

活
地
弄
出
七
彩
麵
粉
公
仔
，
公
仔
物

似
主
人
形
般
圓
渾
可
愛
，
不
用
他
自

我
推
銷
，
本
地
和
外
地
大
朋
友
、
小

朋
友
看
得
入
神
，
都
紛
紛
主
動
付
出

心
目
中
的
價
錢
選
購
了
。

壯
漢
欣
然
報
以
微
笑
答
謝
，
顧
客
欣
然

離
去
，
場
面
温
馨
而
且
充
滿
正
能
量
，
跟

另
一
個
角
落
、
路
人
直
行
直
過
、
充
耳
不

聞
視
而
不
見
的
政
治
噪
音
團
體
，
那
種
強

烈
對
比
，
便
看
出
真
正
的
香
港
人
，
始
終

仍
保
留
住
來
自
傳
統
基
因
不
滅
的
赤
子
之

心
。壯

漢
不
也
是
來
自
外
地
嗎
？
自
食
其
力

憑
手
藝
自
然
就
贏
得
大
家
的
尊
重
了
，
為

什
麼
天
天
還
有
人
說
我
們
的
社
會
存
在
什

麼
歧
視
！

另
一
個
角
落
，
花
甲
雜
技
男
子
，
已
玩

過
不
少
日
子
頭
頂
碗
碟
大
罌
雜
技
之
後
，

最
近
又
有
新
意
思
，
進
一
步
表
演
遠
離
十

碼
跳
圈
，
同
樣
博
取
如
雷
掌
聲
；
有
憑
自

己
心
思
設
計
出
來
的
手
工
藝
家
；
有
歌
喉

不
俗
的
個
人
演
唱
者
；
有
個
人
音
樂
家
獨
奏
自
己
擅

長
的
不
同
類
型
樂
器
…
…

這
些﹁
個
人﹂
，
都
是
過
路
人
特
別
喜
愛
和
欣
賞

的
一
群
，
他
們
能
令
市
民
歡
樂
，
政
府
就
有
必
要
為

更
多
個
人
賣
藝
者
，
開
闊
更
大
的
空
間
了
。

西
洋
菜
街
行
人
區
，
最
應
給
人
感
覺
到
有
這
種
温

馨
的
氣
氛
，
好
教
遊
人
路
過
時
享
受
一
下
公
餘
減
壓

的
舒
適
。
平
日
那
些
打
着
什
麼
言
論
自
由
的
聲
音
已

充
斥
電
台
和
互
聯
網
，
喜
歡
那
種
聲
音
大
可
索
性
在

自
己
私
人
電
腦
、
手
機
裡
聽
個
滿
足
，
何
苦
還
在
公

共
地
方
強
迫
遊
人
耳
鼓
受
罪
，
看
過
路
人
木
無
表
情

的
反
應
，
便
已
證
明
擾
民
的
噪
音
早
就
不
得
民
心
。

西
洋
菜
街
行
人
區
，
將
其
打
造
為
個
人
藝
術
表
演

場
地
也
比
容
納
團
體
表
演
重
要
，
好
等
沒
有
機
會
進

入
殿
堂
而
又
未
曾
加
入
任
何
團
體
、
不
同
年
紀
的
藝

術
家
，
有
個
練
習
和
表
演
的
場
所
，
有
意
義
得
多
，

尤
其
對
家
庭
環
境
複
雜
、
居
住
環
境
狹
窄
的
藝
術
愛

好
者
，
更
加
需
要
這
樣
的
場
地
。

應設個人賣藝區

百
家
廊

若
荷

婷 婷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伍呆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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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聚客聚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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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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